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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妈祖庙社会功能的区域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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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宋代以航海保护神的形象在福建民间出现的妈祖信仰，随着历史的演进及其在更广泛社
会空间内的传播，被不同地区的信众加以不同形式的区域化表达。伴随着闽粤移民的海上贸易、垦拓
开发活动，清代台湾妈祖庙的数量迅速增加，并衍生出新的社会功能。妈祖庙在清代台湾发挥了多元
社会功能———参与公益事业、移民精神安慰、同乡联系纽带、教育教化民众、军事战略防御及处理族
群纠纷等。
赵庆华，厦门大学哲学系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清代　台湾　妈祖庙　社会功能　



区域性

“区域”原为地理学的概念，用以指一个具
有特定位置和相同特征的客观地理单元。同时，
“区域”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建构，“现实的基本
部分，是靠着把现实中实际观测到的复杂性，有
目的地化繁为简得出来的”①。全面的地理区域
概念是客观的物质环境与人们的主观建构相结合

的产物。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 （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从４个角度对 “区域”进行了探讨：
其一，自然地理特征，以水系为基本要素，按分
水岭划分区域；其二，以经济资源进行划分；其
三，将一些高层等级中心 （城市）所覆盖的最大
范围经济腹地视为区域；其四，建构具有功能综
合的城市体系。其中，第一条是主要标准，其后
３条为辅助标准。②根据这一标准，清代台湾自然
可视作一个区域。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施坚雅从人类学的研
究路径出发，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
基层市镇体系。其学说带动一大批学者的参与，
进而使这一学说不仅在人类学领域得到发展，更
扩展至经济史、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等领域。③

在其学说影响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参照历
史文献资料与深入民间社会调查的历史人类学研

究路径逐渐成为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主流研究方

法。施坚雅虽未对民间宗教进行过深入研究，但
他曾指出民间宗教会受到社会空间的制约。④由
此推及盛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妈祖信仰的研究，
也不例外。尽管妈祖最早以航海保护神的形象出

现，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及其在更广泛社会空间
内的传播，妈祖信仰被各地区加以不同形式的区
域化表达，进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中发
挥不同的社会功能。
目前已有关于台湾寺庙社会功能的研究大多

为围绕某一个寺庙之于区域社会影响的个案研

究，如台湾 “国立中央大学”陈建宏以桃源县大
溪镇普济堂为中心，从地方精英在日据时期鸞堂
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普济堂的缘金来源及祭祀网
络等方面探讨普济堂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⑤

“国立中央大学”杨雪青以桃园景福宫为个案，
分析景福宫在公益慈善、教育教化等方面的作
用；⑥元智大学吴蓝功以中坜市仁海宫为个案，
探讨了仁海宫改祀妈祖以后在消弭闽粤族群对

立、协助地方精英建立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网
络，以及活络地方经济方面的作用。⑦综上，学
界既往相关研究在论述寺庙的社会功能时多以个

案研究形式展开，认为现代寺庙具有公益慈善、
教育教化、弥合族群纷争等方面的功能。实际
上，这些功能早在清代台湾就有所体现，遗憾的
是，学界并未有相关探讨。
清代台湾深受闽粤移民所移植之民间文化的

影响，又被纳入清政府行政体系，其文化自然承
袭中华文化与闽粤区域文化的主要特质。然而，
伴随着闽粤移民在台湾的移民、垦拓、贸易等活
动，台湾进而发展出与移民祖籍地不同的文化特
征。清代台湾的妈祖信仰，在官方及民间两种力



量交织影响下迅速发展，妈祖庙也在新的移民区
域相应衍生出新的社会功能。本文以清代台湾文
献所载之相关资料为基础，展开探讨与分析。

一、参与公益事业

普济堂作为清代的救济性抚恤组织，在清代
慈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最初由民间自办，
后改为官办，历经清代２００多年，始终得到清政
府的支持，在救济贫民、安定社会上起到了一定
作用。普济堂最早在京师设立———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朝廷下令 “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
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
例，推而行之”⑧。自雍正二年起，河南、江苏、
湖北等省按照顺天府普济堂的形式，创建慈善机
构。到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各省均设普济堂以收
养老弱。至此，普济堂的救济模式被推行至全
国，成为清代官方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⑨

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澎湖通判蒋镛谋建普济
堂，以惠孤寡废疾、无依贫民。蒋镛筹捐饼银
４００元，交澎湖妈祖宫董事，轮年生息。妈宫街
金兴顺、郊户德茂号等商户集资向蔡天来购买店
屋一间，作为失水难民栖身之所，地址在妈宫口
左畔，大小两进，坐东向西，契面铜钱９万文。
店屋经整修后，床灶齐备，门首书有 “失水难民
寓处”６字，逐年轮流交由大妈宫金兴顺头家
执掌。⑩

澎湖普济堂是道光年间澎湖通判为失水难民

所建立的救助场所，属公益性质的举措。其运营
经费交由妈祖宫董事管理生息，可见澎湖妈祖宫
曾从经济层面参与普济堂的管理，也侧面反映了
妈祖庙在地方公益事业中的作用。
不仅如此，雍乾年间，台湾各地的义渡也与

妈祖庙之间存在丝丝缕缕的关系。台湾南北溪流
众多。清初，较浅的溪水架桥通行，较深的溪水
则设渡头，购置渡船。渡分为官渡、民渡和义
渡。顾名思义，官渡是官方设立的渡，不向旅人
收取渡钱，但实际上清代台湾旅人仍然需缴纳渡
税。民渡则是由民间设立的营利性质的渡。由于
摆渡人良莠不齐，经常勒索旅人，造成治安问
题。有鉴于此，官民出于公益或治安考量，设立
义渡。义渡也分为官设义渡和民设义渡。官设义
渡指由地方官府负责渡夫的管理、工食钱的发
放、义渡租的催收及渡船的维修管理。民间义渡
则通常由永济堂、义渡会、渡筏会等善堂组织向
官府申请立案，由发起人或地方士绅经营管
理。瑏瑡有趣的是，清代台湾义渡所收的部分渡税
会充 作 妈 祖 庙 的 香 火 钱。例 如，雍 正 八 年

（１７３０），凤山县港西里民众，请怀忠里各庄管事
耆老绅衿人等为设立义渡一事募集资金，并禀请
衙门许可。请求获准后，徐江用所募得资金购置
船只，又以剩余存银５８两购买笃嘉、东势、石
仑庄黄明焕、卜弘周的一甲六分田地，每年可得
３２石租谷。除酌请给渡河筏子２５石谷作为工食
外，仍留有存谷７石。此７石谷交与街众放收利
息，并视此后的赢余情况购置产业。参与设立义
渡的民众还商定，每年应纳谷４石作为天后圣母
的香油钱。义渡作为民间发起的一项公益行为，
对所募集资金二次经营管理进而获得盈余，并将
部分盈余用以支持妈祖庙的运营。以上事例反映
了民间对妈祖的普遍崇信，同时也迎合了妈祖
“普济众生”的慈爱举动。此后的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凤山县港西里赖攀云等３２人发起倡议，
要求恢复并延续雍正年间在此地设立的义渡。瑏瑢

实际上，义渡支持妈祖庙香火钱的例子不只
此一例。淡水厅北的艋舺溪也曾设立义渡：“艋
舺溪渡，厅北百十五里。义渡；船二。上通摆接
青潭内湖、下达淡水港。其渡税给艋舺街天后宫
香资。”瑏瑣此外，淡水厅北也设有摆接渡： “摆接
渡，厅北百五里摆接堡。有上下渡，往来新庄；
上通大姑嵌三坑仔、下达淡水港。其渡税给新庄
街天后宫香资。”瑏瑤

二、移民精神安慰

伴随着闽粤移民在台湾的垦拓开发活动，妈
祖在清代台湾社会所发挥的功能也发生变化，由
最初护卫移民渡海赴台的航海保护神转变为保护

移民在台安居乐业的台疆护佑神。其信众涵盖台
湾社会官民上下各行业从业者，上至在台任职的
清政府官员，下至民间从事航海贸易的商人、各
种小本经营的小资本家、出海捕捞的渔民以及定
居台湾的庄民。妈祖开始朝向 “万能神”的趋势
发展。然而，无论妈祖担任何种神职，其作为移
民的精神安慰而存在的根本角色和功能从未

改变。
（一）御灾捍患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三月，嘉义西门街举办

迎请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赛会。是年大旱，因建
坛累祈不雨，时任嘉义县知县罗建祥 （广东人，
１８８５年接替李时英掌管嘉义一带政事）见人民
崇奉妈祖甚为虔诚，于是斋戒３日，亲身虔请圣
像祈祷。之后登坛未几，便下起顷盆大雨，绅民
感戴不已。于是该地工部主事徐德钦，禀请罗建
祥将详情陈抚宪咨部奏请钦赐匾额，为礼部奉
准。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五月，罗建祥、徐德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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赍奉御笔 “慈云洒润”匾额，到北港朝天宫悬挂
致祭，其文曰：

国家茂膺景命，怀柔百神，祀典俱陈，
罔不祗肃。若乃旱魃为灾，黎民因之壅望神
灵有应，雨泽由是沾濡，祷赛甫临，恩膏霈
下，惟神钟灵海岛，绥奠台疆，昔藉明威，
丰年有庆。今悬匾额，德惠长存，凡兹冥
佑，岂曰人谋，用事敬修祀事，溪芼可荐、
稷黍惟馨。神其佑家邦，永著朝崇之戴；眷
兹亿兆，益宏利赖之功。惟神有灵，尚克
鉴之。瑏瑥

这反映台地从官员士绅到普通民众对妈祖信

仰的普遍虔诚，同时反映了妈祖庙在民众面对恶
劣气候之时作为精神安慰场所的功能。

（二）去灾佑民
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秋，台湾知府杨廷理

（广西柳州人，曾多次担任清代台湾知府、台湾
道道台）会剿洋匪入山，发现很多居民生病，于
是在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夏迎请关帝、天后、观
音诸神像入三结街 （今宜兰三结街）奉祀。嘉庆
十二年 （１８０７），宜兰居民踊跃集资捐建庙宇，
天后宫得以建成，关圣帝君及观音圣像附祀于天
后宫内。当时的宜兰天后宫建在葛玛兰厅治南，
东向。其右为龙亭，两翼廊直达外门，以木栅围
护。天后宫香田在抵美福庄，租谷２８石。生辰
日，诵经演剧，十分热闹。瑏瑦从宜兰天后宫的设
立初衷可以看出其保佑民众身体健康的精神慰藉

功能。
（三）守护清军
清代台澎水师各营，额设战舰８１艘，分编

平、定、澄、波、绥、宁等字号。大型战舰领运
饷金，渡海运载戍卫人员；次者则防守口岸，巡
逻洋面。在无忧患之时，军事也需有不弛之备，
因此按照年例，战舰必须 “有故有造有修”。雍
正三年 （１７２５）始，清政府命观察使专任。观察
使作为重臣，宜有定所，因此就在海壖隙地修建
低矮的房屋，条件十分简陋：“趋事者不能聚集
在一起共商事情，建材工料也无储藏之地”，省
试者的临莅也十分局促。这种情况下，课工简料
等情况未能得到精准审核及实施，兵胥也趁机因
缘舞智，工匠乘此营私。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
十二月，蒋元枢担任台湾府郡守兼任福建分巡台
澎兵备道护理，捐献俸禄，修建台澎军工厂。此
外，并修葺 “天后宫及风神、潮神、输般各庙，
均于军工相维系者，涂塈丹雘，聿新其旧，所以
揭虔妥灵也。通费洋镪二千五百有奇”。瑏瑧天后宫
各庙工程于次年 （１７７７）二月朔动工，经过３个

月的时间告成。蒋元枢在台南建立台澎军工厂的
同时，并建置天后宫，反映妈祖守护驻台清军的
职能。

三、同乡联系纽带

同一祖籍地赴台的乡民在台湾以地缘关系相

结合，以应对来自移居地的各种挑战和困难。而
同一祖籍地乡民的情感联系纽带则是其地所供奉

的神明。兹以清道、咸年间同安人所建之银同祖
庙及长泰人所建之屏东天后宫为例，加以说明。

（一）同安籍民
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台郡银同祖庙落成，

李澄清瑏瑨 请候选知县、举人陈贻兰撰文记载此
事。李澄清向其介绍台郡银同祖庙的建立缘由、
来历等情况：台南曾经有 “同营会馆”，年久失
修，仅存地基。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戍兵陈
青山倡议劝捐重建，职员陈邦英及高兴邦进行协
助。在陈邦英的主持下，在台同安人士共同商
议，号召往来台湾南北的银同商人、绅士、军民
出资捐助砖木等用料，最终买下郡城东安下坊沟
仔底处所，重建银同祖庙。瑏瑩 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正月动工，此次重建更改原来 “同营会
馆”的朝向、扩大原来的地基，将其辟为前后两
楹，两侧并建有护室，中祀天上圣母、保生大帝
及陈圣王神像，护室作寺僧住持供奉香火之用。
银同祖庙遵从当时台湾妈祖信仰祭祀的风俗———
演戏；并为神祇敬备供物，岁时祭祀。为保持银
同祖庙的庄重肃穆与洁净，表达对神庥的尊重，
职员陈邦英、生员陈珏、职员叶飘香、铺民李玉
山、百总陈青山、高兴邦担心同乡人等以共同捐
建为祠为由到庙借宿，喧哗吵闹，滋生事端，故
于是年九月二十日向台湾县府递交签呈，请求台
湾县府作出明确指示：无论军民士庶人等，永远
不许向该庙借住作寓。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台湾
县知县阎炘作出给示，禁止闲杂人等借宿寺庙：

窃闻神道为设教之方，旅人有桑梓之
谊。英等籍属同安，或抛家而经营，或挈眷
而东渡，虽旅次恒有乐土之思，而重洋不无
神恩之奇。爰是英等公同酌议，就于南北羁
旅同乡绅士军民人等，互相捐缘，乐输砖木
各料，相择郡城内之东安下坊沟仔底处所，
买地卜筑。业于本年正月内诹吉兴工，创建
“银同祖庙”，中祀天上圣母暨保生大帝神
像；旁置小室数楹，以便延僧住持，供奉香
火。惟念神祠必以庄肃为敬。或随俗演戏，
恭迓神庥；或备物致虔，岁时祭祀，绅士军
民，均所勿计。第恐日久弊生，万有兵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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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其间，未免藉滋事端。是后敬神而转以慢
神，尤非英等倡建之本意。势得沥情签呈声
恳，伏乞电察恩准，给示严禁：毋许兵民藉
端借宿。勒石庙外，永远遵行。用卫神祠，
且杜好弊。瑐瑠

此外，银同祖庙兼有同乡会馆的功能，为参
加科举考试的同安籍士子提供住宿。李澄清还建
议待寺庙扩建完成后，在庙内树立五文昌的圣像
进行供奉，同时旁祀朱熹以及以擅长经营管理著
称的蓝理等先贤神像，作为同安籍人的学习榜
样。此建议得到陈贻兰的认可。由此观之，银同
祖庙虽然庙内祭祀妈祖，但实际上是在台同安人
的同乡会馆，是在台同安人的情感联系纽带。

（二）长泰籍民
如前所述，闽粤移民在以地缘原则结合的同

时，也将祖籍地信仰带至台湾加以祭祀，并在举
行神明欢庆仪式时，设立宴席进行庆祝。由此，
庆祝仪式成为同一祖籍地移民会面言欢、沟通和
维系情感的纽带。祖籍地福建长泰的闽南移民亦
是如此。不过，祭祀神明的经费却成为他们的一
大难题。置买田地、收取租税成为其祭祀妈祖经
费的一大来源。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长泰籍士绅
民众立碑记载置办田产情况：

盖闻祀典之义，其事綦重。念我先人渡
台以来，见一本乡之人，如鱼得水；每逢天
上圣母、清元真君之圣诞，肆筵设席，会面
言欢，雍雍气象，使世世子孙不失木本水源
之由矣。然而捐题维艰，何若创业久远？无
如人心不古，或窃契而胎借，或滥用而侵
欠，每置酒时，争长较短，喧哗不已，何忍
听闻！是规模未著，以著如斯也。间有父
老，率邑中之群众，爰请绅士定立章程，分
别条款，劝和建碑。此所谓革旧鼎新而有条
不紊者也。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
后，虽盛弗传。谨陈其事如左，后之人，亦
将有感于斯碑。
一、嘉庆十七年六月，买过北势头王若

水田一所……自嘉庆六年四月王若投税。
一、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买过归来庄纪

杰水田一所……年纳大租五斗。又带买番仔
桥园一所……年纳大租一石。其田、园契价
银一百八十员。自嘉庆十七年五月，纪克真
投税……
一、晚季租谷，候三月朔日公论结价，

每车贴餂仓谷一栳；旱季租谷，就佃收成，
限时价公结，不用贴仓；而园税银，三月该
银十一员，五月该银五员。

一、著年炉主，三月支银二十二员，五
月支银十员，以为什费，不许滥用。其祭圣
母贴银二员，枰税油银二员，腊祭银二员，
神前灯银一员，纸笔工资银二员，生男银牌
重二钱，入泮银二员，中举银四员，皆管事
支理分发，不得苛刻。瑐瑡

碑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屏东市天后
宫最早是福建长泰籍乡民所奉祀的神明，是联系
同籍乡民感情的纽带；其二，因寺庙缺乏祭祀经
费，故特别召集同籍乡民捐题购置田产，通过二
次经营资本以维持寺庙长期发展。从屏东天后宫
的创建缘起及过程可见妈祖庙在凝聚族群力量，
维系和沟通祖籍地移民情感方面的作用。

四、教育教化民众

除以上功能之外，清代台湾妈祖庙还具有充
当教 育、教 化 场 所 的 社 会 功 能。康 熙 九 年
（１６７０），清廷颁布皇帝上谕１６条：敦孝弟以重
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
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
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
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
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
元年 （１７２３），钦定 《圣谕广训》１６章，颁发直
省，令其恪奉遵行。为宣讲上谕，澎湖地区官员
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会同协营各官，在妈祖宫
公所设立香案，请上谕牌位，行三跪九叩。礼
毕，分班东西阶坐，讲生登讲席宣讲二章，先用
官音宣讲一遍，再用土音详细讲解。旁听者多为
民人，因而讲解方法通俗易懂。此外，平时则令
各澳社师，将 《广训》１６章作为启蒙之书教与
儿童，使其自幼熟读，进而达到家喻户晓的目
的。瑐瑢除此之外，咸丰年间，贡生黄敬瑐瑣还曾在淡
水关渡宫内建立社塾，先后肄业者数百人。瑐瑤

１８８５年台湾建省后，刘铭传担任首任巡抚，
编练新军，建设台湾铁路，开山抚番，推动台湾
的现代化进程。其开山抚番的政策包括讨伐原住
民部落，在台北设立番学堂，赠与番民衣食，教
其算术、汉文、官话、台语及起居礼仪等。光绪
年间出版之 《台游笔记》有官府在台北城内天后
宫内设立番学堂、推行汉民教育的记载：“爵帅
所设之西学堂，亦经裁撤；惟番童学堂照常开
办。堂设城中天后宫内，招内山小番入堂读书；
教以礼貌，为将来入山抚化之用。”瑐瑥由此可见，
光绪年间台北天后宫甚至成为番民汉化，推行汉
民教育的教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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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新竹县中港堡天后宫也曾设立私
塾，作为教化民人的场所。《新竹县志初稿》记
载新竹 “有红毛港堡新庄仔义塾一所、中港堡天
后宫义塾一所”瑐瑦。清光绪年间屏东慈凤宫也具
有类似的教化功能。《慈凤宫宫志》记载：“光绪
廿九年 （西元一九○三年）一度增设私塾培养地
方子弟的教育，成为当时地方文化的中心，民前
十三年 （西元一八九八年） ‘阿缑公学校’成立
之初，就是借妈祖庙的一角充当教室，在妈祖庙
里散播教育的种籽。”瑐瑧屏东慈凤宫除充当祭祀场
所、官府衙门外，还是早期屏东教育的发源地之
一。屏东慈凤宫早在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就增
设私塾培养地方子弟，且后来培养出不少出仕
者，大大发挥了其作为教化场所的功能。瑐瑨由上
可知，清代台湾妈祖庙对于清政府宣达政令、推
行汉化教育、开启民智、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作
出了一定贡献。

五、军事战略防御

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七月，台湾发生大风雨。
鹿耳门内，海沙骤长，变为陆地。而在此之前，
鹿耳门一口，百余年来，一直号称天险。明郑时
期，重兵仅设防安平，鹿耳门因其天险并不设
防。清代，台协水师副将驻守安平，以防大港，
而鹿耳门口以水师中右两营游击轮巡防守。因海
道变迁，鹿耳门内 “天险”形势大变，军工厂一
带沙淤积，厂中战舰不能出入。十月以后，北自
嘉义的曾文溪，南至郡城小北门外４０余里，东
自洲仔尾海岸、西到鹿耳门内十五六里，这一区
域忽然之间水涸沙高，变为陆埔，逐渐有民人在
此搭盖草寮，形成鱼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门，不
过咫尺之远。瑐瑩因此之故，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三
月，总兵观喜、署道方传穟、署府邓传安上议奏
请在鹿耳门建炮台，称：

康熙年间，鹿耳门旧有炮台，其后不知
何时倾失，遂未再建。考府县志，自乾隆年
间至今营制，安平副将所辖中营炮台七座：
蚊港汛四，大港汛三；左营炮台七座：安平
镇三，笨港、海丰港、三林港、鹿仔港各
一；右营炮台五座在打鼓港；而鹿耳门重
地，独无炮台之设，仅中营有炮架八座，右
营有炮架七座，为守鹿耳门之用而已。窃疑
前人定制，不应疏略；推原其故，盖以鹿耳
门口水势浩漫。说者皆谓南北二线，海上浮
沙，易于陷没，不能建设炮台，亦无处可设
营汛，故嘉庆十年新议，亦止添造梭船。然
南线旧建天后宫已百余年，其左右文武二

馆，为台防同知安平中右营员稽查商船出入
挂验之所，至今未见沦陷。岂以之查验商船
则可，以之防御外患则不可乎？人情喜逸恶
劳，避难趋易，于此可见。况今昔形势不
同，宜为百年之计。新长陆埔未久，潮长时
海水犹不无渍湿，且地势平阔，未有要隘，
应俟三、五年后，民居渐稠，地土坚实，移
安平右营于此，以当北路之冲。其鹿耳门南
线天后宫，请先建筑炮台，围以土堡，使巡
防鹿耳门之兵有所据依，以堡卫兵，以兵卫
炮，然后鹿耳之险庶乎可据。瑑瑠

据观喜、方传穟、邓传安等人的奏折可知，
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的南线天后宫左右文武两馆，
是台防同知安平中右营员稽查商船出入的挂验场

所。三人认为南线天后宫既然可以作为查验商船
的场所，当然也可作为防御外患的场所。而道光
三年的一场暴风雨已使鹿耳门的天险地位今非昔

比，因而从百年长久之计打算，应当在南线天后
宫建筑炮台，并在周围建立土堡，作为驻守鹿耳
门官兵的据点，以堡卫兵，以兵卫炮，进而保持
鹿耳门的险要地位。此外，因海沙淤积导致出现
新的陆埔地带，应俟三五年后，待民居渐稠、地
土坚实后，将安平右营移驻于此，以当北路之
冲。从以上内容可知，鹿耳门南线天后宫被设计
为清军防御外患的重要军事场所，妈祖庙的军事
功能由此得以体现。
以上为鹿耳门天后宫与清军军事战略之间的

关联，体现了天后宫之于清廷军事方面的积极意
义。但天后宫对清军还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康熙
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清政府平定台湾后，因其治
理尚未就绪，清政府一度要放弃台湾。在施琅的
大力陈请之下，清廷在台湾始设官职，经营台
湾。康熙对台湾的经营较为消极，台湾又孤悬海
外，因而康熙年间班兵制实行不久，营务即已废
弛，军纪腐败。同治年间沈葆桢赴台，曾建议整
顿台湾营制： “查台湾营伍废弛，曾屡次奏陈，
上年府城挑练两营，毫无起色，并将营官林茂英
等参革在案。府城如此，外县可知，是其积弊之
深，尤所罕见。汎弁干与词讼勒索陋规，兵丁巧
避操差，雇名顶替。而班兵来自内地，各分气类，
偶有睚眦之怨，立即聚众斗殴。且营将利弁兵之
规费，弁兵恃营将为护符，遇有兵民涉讼，文员
移提，曲为庇匿。间有文员移营会办之案，亦必
多方刁难需索，而匪徒早闻风远扬矣。种种积习，
相沿已久，皆由远隔海外，文员事权较轻，将弁
不复顾忌，非大加整顿不可。”瑑瑡此外，刘铭传也
提出：台营 “暮气日深，将贪兵惰，虚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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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为故常，竟成积重难返之势。若不切实整顿，
筹饷于万难之中，养此游手好闲，无事非烟即赌，
有事非溃即逃，何以备悍乱保邦之用？”瑑瑢

在班兵积弊难返的情形下，妈祖庙被清廷驻
台班兵据为营房，成为班兵发展自身势力的活动
场所。道光末年、咸丰初年，台郡绅士陈泰阶曾
上书陈述台郡城内来自福建不同祖籍地的兵丁在

各坊街占住民房、设立私庙公厅，明争暗斗，以
发展壮大自身势力的情形。为使兵民彼此相安、
和平共处，陈氏呈请示禁将其勒归营房。他认
为，台地兵丁每次生出事端的原因皆因散处民
居：提标各兵，均居住在镇北坊一带民房；同安
兵丁则散住在东安上下坊，与民居错处，且距营
较远。据调查，道光末年同安兵丁建有同安祖
庙，虽无公厅名目，但实际上与公厅并无差别。
因而，陈泰阶建议官府尽快修建营房，使同安兵
丁归伍；至于督、抚、标、兴化、诏安、云霄等
各兵所居，通常居住在营盘附近，相关衙门应由
营查明间处民房的兵丁赶修营房，使其归伍。
陈氏在其呈禀的调查报告中称，台湾府城的

温陵妈庙及同安公庙均为兵丁聚集之所。同安兵
丁之前曾建公厅，前任台湾兵备道姚莹令县会营
拆毁。而此时又重新进行改建，兵丁仍然杂处民
居，难免重新滋生挑衅骚扰之事。因而陈氏提出
两项建议，交由官府商议并作定夺：一、将温陵
妈庙及同安公厅一并拆毁，勒令同安兵丁各归营
房；二、抑或筹款按价承坐，另作郡城公所，并
将价银支付营先行进行移建。瑑瑣

由上可知，鹿耳门天后宫的建设与驻防清军
的军事战略部署存在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妈祖庙
之于军事的影响。此外，道、咸年间，台湾府城
的温陵妈庙、同安公庙成为兵丁聚集场所，兵丁
杂处民居，滋生是非，为当时的社会治安埋下
隐患。

六、处理族群纠纷

清嘉庆时期文人吴子光瑑瑤曾撰著 《台湾纪事》
一书，在描写台湾地区的习俗信仰时称，尽管来自
大陆不同地区的移民信奉不同的神明，唯有一种神
明是不论闽粤籍别的区分，移民均加以奉祀的，这
即是妈祖。吴子光写道：“总之，闽、粤各有土俗，
自寓台后又别成异俗。各立私庙，如漳有开漳圣
王、泉有龙山寺、潮有三山国王之类；独天妃庙，
无市肆无之，几合闽、粤为一家焉。”瑑瑥由此可见妈
祖的信众早已超越了族群的界限。
妈祖在各族群乡民中的极高威望和地位，使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成为调解族群纠纷的审判

官。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竹南三保郑妈观因
受贿被革街庄总理一职。十二月十八日，竹南三
保宛里街庄总理、街庄正、绅耆、通事、土目等，
禀请淡水分府保留郑妈观之职，称 “十三庄等处，
又属闽粤杂处，民心不一，强弱并立，善恶攸分。
是该总理之所以难举、难当。即欲举闽，难以服
粤，举粤难以服闽。惟郑妈观承当是任四十余年，
三退三举，无喜、无愠，不忮、不求，身虽粤籍，
素不袒亲，乃闽人所心悦而诚服也。秉性刚直，
果敢胆力，每次费用己财，为地方好事，修桥、
造路，倡首捐缘，起盖天后宫，修理寿公祠，设
立南和隘，防番御贼，街庄人众，每有大争小竞，
立即向前阻止，小则理处息祸，大则禀究，不避
嫌怨”瑑瑦。由此可知郑妈观在闽粤移民中间获得相
当认可，因在修建民事工程方面业绩较为突出，
而获得宛里街、吞霄街众多乡绅头目的支持。但
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的妈祖庙确实有弥合闽粤族群

之间罅隙的功能。然而，淡水分府并未因此改变
行政处分决定。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闰七月十
四日，总理、义首等推选张妈喜为宛里街庄总理，
萧兴等为族正，郑玉馨等为各庄庄正。此次族正、
庄正的选举地点在天后宫内，说明天后宫在道光
年间已经成为处理庄内事务的场所，有在妈祖见
证之下选举贤才之意。这种选举形式大概是当今
台湾大选拜妈祖的雏形吧！

七、结　论

总而言之，妈祖信仰东渡台湾之后，移民社
会台湾对其进行了区域性表达，衍生出多元社会
功能：参与公益事业、移民精神安慰、同乡联系
纽带、教育教化民众、军事战略防御及处理族群
纠纷等。虽然清代台湾妈祖庙在调解族群纷争、
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它在此方面并
不总是正面的角色。例如前文所说的温陵妈庙、
同安公庙，作为同安籍兵丁集聚场所，尽管其凝
聚了同安籍兵丁的族群意识，但同时也为地方社
会治安、分类械斗的发生埋下隐患。

（责任编辑：心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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